1943到45年，最後兩年的戰爭期間，我當時是慶禮院的學生。

我有三個哥哥。我大哥Giorgio已經進入Trento 慈幼會望會院準備做慈幼會神父。
我記得下午的四點鐘，我要進入慶禮院小堂。
不過有時我們為了躲避祈禱，而東藏西躲，有的甚至翻墻而出躲避四點鐘的祈禱；
不過有時也會留下來參加祈禱，慈幼會會士們召喚鼓勵我們。
當我們你推我讓/互相推擠之際，我聽到好像一個人對我說：「你也可以像你哥哥一樣成為慈幼會神父，為什麼不做呢？」
當時在我家鄉的慶禮院小堂，在正要進入聖堂那一刻我第一次聽到了這個聲音。
一年後，同樣的處境，我又一次聽到同樣的聲音對我說：「你將成為森林原住民傳教士，將我的話語傳給他們。你將要行很多的路」我這時深信天主在召叫我。
這就是我聽到的聲音。
有時候，天主讓我聽到祂就是要我做這些事。
我沒有別的選擇，我必須回應祂，跟隨祂。

天主在我整個人生不斷助佑我，很多人為我祈禱。
我乘船來的，當時我們共七位慈幼會會士，其中兩位是神父、四位修生、一位輔理修士。
到達時xxxx，我也學到了點西班牙語。
我的最大願望就是去大森林的原住民區，當時他們被稱為 “CHIVARI”，就是今天的Sciuar。
他們是好戰的名族，身體非常強壯。
記得有位慈幼會士囑咐我，他是一位Piemontese, 來自Asti的聖達彌央Damiano，若望Migliasso。

他說：「留意，我給你一個建議。到達之後，立刻學習語言。專心而有計劃的學習他們的母語。」

我按他的意思做了，從來沒有後悔。
我特別得到聖母的降福。
當時我正從ANDE 去Cuenca傳教的路上，已是深夜時分，並且沒有手電筒，我們無法照明。
我騎著一匹白馬，但是我當時不知道它是匹盲馬。
當我們來到一座橋頭時，要移開橫在橋頭的橫木才能通過。
有一個慈幼會士在我後面，我大叩說︰「Fr. Antonio, 我要去把橫木移走，它擋住我們的去路。」

那時實在太黑，我根本看不到我的手。

感覺突然失重，人墜馬翻一起掉進了溝里，我也不知道怎麼沒被馬壓著。

只聽見神父大聲喊道：「進教之佑救救他」而我卻喊道：「我的筆記本！我的筆記本！」。記得後來，我的包掉進了水溝。

平靜的水面上沒有別的，只見我的包和7至 8本筆記本完好無損：筆記清晰完整。
正如我所說的，聖母願意我學習本地語言。
待我晉鐸後，掌上派我去厄瓜多爾 Macas 去傳教。

但是我的心還是嚮往去有Sciuar 的地方去傳教。
當時，我們對這些民族一點都不了解，連多年的傳教是也對這些人們的文化生活習慣一點都不清楚。
終於，省會長Angel Correa 批准我步行四天的路程進入他們地區傳教。
當時省會長問我：「為在Sciuar原住民那開展那裡的傳教工作有計劃和原則？」

那是1971年九月份。
我回答說：“我請求准許我在Sciuar 原住民中間工作，不需要地區，因為土地是他們的，我在那裡就像客人一樣生活，那裡有一個團體已經邀請我去。

我不需要求助宗座使徒傳教（Vicario apostolico）因為我相信福音里說的,「誰為天國而工作，會得到生活所需，天主知道我們需要什麼，不需要我們的求助」。
我深信自由天主的照顧。我不求助修會，也不求助傳教區主教。

我被這些Sciuar原住民收養：像他們一樣從吃到所有他們的生活習慣，但是我只保留我修道人神父的身份。

避免我這身份收到威脅。他們准許我這樣生活直到今日。
在秘魯傳教期間比較艱難。

因為我們當時很孤立，當時有毒販們。

做木柴生意的人，他們想逐出我離開這裡。

在這裡我經常給他們講福音，慢慢地原住民慢慢直到了福音的價值和良知。
我一生與他們在一起傳揚福音。

每兩個月我回這個家一次，然後盡量抄近路花20-25日的時間，去探望小村中和偏遠的地區。
偶爾也去看望在厄瓜多爾我的慈幼會兄弟們，因為我與我的兄弟們很親密從來沒有脫離聯繫。
傳教士是一個沒有原住民文化的人。

然而生活在這裡，慢慢也遺失本有的文化背景，到最後用福音和信德來代替所有的文化，其他的都不重要了。
是天主使我們的工作結果實，
是天主召叫我來服侍祂。
傳教士聖召是天主特別的恩賜，
天主不會讓我們死在聖堂里，永遠不會。
一句話那就是我傳揚祂的福音並深信不疑。

